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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读李兰妮《野地灵光》 □林 岗

作家李兰妮写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
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时隔14年，她再推出新
著《野地灵光》。与此前所作同为纪实文学，而
后者是她在广州和北京先后两次因忧郁症住院
的经历和见闻。作者披肝沥血，显露真相，揭开
了为公众所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的日常状
态。两本纪实文学合在一起，恰是李兰妮同类
题材写作的双璧。

我不愿意因为题材极其罕见而用“另类”一
词形容她的写作。在她看来，这种常人难以理
解或即使看到也尽力回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
状态，再正常不过了。她的日常实际上离这边
的世界也并不遥远，只不过我们通常抱了不愿
正视或者只是猎奇的心态敬而远之罢了。我特
别佩服李兰妮，她是中国作家群里非常了不起
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笔，意志顽
强，与忧郁症有时搏斗，有时和解，坚持了那么
多年。正如当年鲁迅解释自己写小说的缘由，
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样，她凭着无
比的爱心和勇气，引我们走进精神病患者奇特

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关注罹患的边缘人群，助益
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写这样的书，她要不时
唤起症发的难受，回忆起她自己痛苦的经验，甚
至再次经历曾经的噩梦。书里每一行她写下的
句子，都是她心里的一滴血，她愿受此煎熬而写
作。人群里，作家占少数；作家里，得忧郁症的
占少数；得过忧郁症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
的作家，少之又少。于是，李兰妮的纪实写作成
为了罕见而珍贵的读本，为我们了解、预防和关
怀受类似的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提供了别出一
格的经验，我自己也是从中学了很多。都说开卷
有益，李兰妮的这本新著是名副其实的开卷有
益，值得向公众大力推荐。儒家论诗，谓诗有

“兴观群怨”四用，李兰妮的《野地灵光》就占了
“观”和“群”两用，“观”就是认知，“群”就是乐利
有益于社群。借助李兰妮提供的亲历与旁观，
将遭受忽视的边缘人群的生理病患和精神困扰
问题带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

解决忧郁症和类似精神困扰症的困难之处
在于患者与公众的双向回避习惯，由此而存在
高度隐蔽性。这种隐蔽性当然来源于患者和公
众的无知。公众因无知而歧视，患者除遭受生
理折磨之外，又多一重精神压力，于是问题就更
加难以暴露和解决。《野地灵光》里记录的住院
病例有五六岁的孩子，有中学生和研究生，大叔
大婶就更多了。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皆有可
能。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大都市，包括忧郁症在
内的精神困扰问题不容忽视，患者需要正视，公
众需要改变。忧郁症和精神困扰症的严重和紧
迫正是《野地灵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兰妮写《野地灵光》，看得出来她有一个
明确的诉求，就是要让读者明白忧郁症和其他
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旦自己罹患或身
边有人得了应该如何应对。不过她的书毕竟又
不是有关病理的医学陈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
分析的小册子，她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写法，感
性呈现，这是她的高明之处。纪实题材，换言之

当属第三者观察报告。然而她却反其道而行
之，采用第一人称实地记录见闻。以自身求医
访道的经历和所见案例现身说法，不仅文笔亲
切，饱含深情，而且呈现实况，促人思考。凡病
都涉及私隐，尤其是这种被普遍误解的疾病，动
不动被说“黐线”“发神经”的病，要以身“试法”
需要很大勇气。叙事人称的选择通常被认为只
是修辞手法的问题，殊不知它也是一个作家的
胆识和勇气问题。文学要感人、入心，修辞手法
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气和坦诚。事实
上，忧郁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
性的一面。也是由于其精神性的一面，导致了
不足为外人道的顾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
理顾忌，坦诚面对，也一定有益于治疗康复。
李兰妮的现身说法正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楷模。
她的做法也为被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树立起重新
出发的标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
此取得了文学的功业。坏事变成好事，造福了
读者大众。

李兰妮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长的
病史中，也一定见过异样甚至歧视的目光，一定
遭遇过不那么人性化的对待。李兰妮明白自己
作为作家的责任，用手中笔，纠正社会对精神病
患者的偏见，让他们得到更加人性化的关怀，从
而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正是出于这崇高
的关怀和爱心，她选择了与一般纪实文学不一样
的修辞。我是读了李兰妮的书才知道“芳村”一
词真正的由来。它指代的是我国第一所收治精
神病患的医院，由晚清传教士嘉约翰于戊戌变
法之年建立于广州白鹅潭对面的芳村，初名惠
爱医院。李兰妮的跨文体写作使得《野地灵光》
起到发蒙启智的作用，让公众建立起对精神病
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确观念。

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只让人享受它
的成果，人们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付出
代价。只不过这代价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均等地
付出，而是由于某种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更重

地落在了一些社会成员身上，文明的代价由他
们来承担了。从这种认知出发，精神疾病就不
仅仅是患者本人的问题，它也是全社会的问
题。那些把病患看作纯粹的“异类”，以粗暴的
方法对待病患，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今天的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农耕形态向工业化甚至
后工业化形态的急剧转型，都市化迅速扩展，越
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庭、家园和故土，离开原来赖
以生存的资源支援系统来到陌生的城市。人的
生活形态加速原子化，这导致都市个体的生存
压力大增，精神健康的问题日渐突出。忧郁症
等精神困扰频繁地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触目
可见的存在。在此情形之下，患者本人的诊断、
治疗是一方面，至于另一面的预防和康复则更
多地是全社会的责任。双方需要同舟共济。专
业的诊断和治疗肯定能起到止抑的作用，但爱
心、关怀、人间温暖对预防和康复同样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
或许被轻蔑地看成心灵鸡汤。然而李兰妮本人
的写作实践就是活的样板。精神忧郁也不纯粹
是生命负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强大的生命意
志加上药物治疗度过一波精神忧郁的潮汐，也
许就能焕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古今中
外，有不少艺术家都曾罹患过不同程度的精神
忧郁症，如托尔斯泰、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梵
高、柴可夫斯基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出一长
串，但他们的生命都激发出让人震惊的精神创
造力。我当然不是论证他们的精神忧郁与艺术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神秘的精神创造力与
此种被认为反常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联系，则
是不能否认的。“艰难困苦”亦必存在，成为日后
的“成”神秘的助益因素，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
到这个道理。李兰妮的两本书反复出现旷野和
废墟的意象，孤独的折磨和对孤独的抗争，构成
了她生命的常态。当然事实也证明，她是对抗
精神忧郁的强者，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作家。

撒哈拉以南，西非的红土地与稀树草原，
奔腾的尼日尔河支流，旱季与雨季的切换，还
有这片古老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们，因为一
支中国工程队伍的到来，一条长度为208公
里的高等级公路在大地上拱起，天上的彩虹
在闪烁，地上的黑金缎带在奔跑延伸。除了
轰隆作响的生命线之外，这一片红土地又因
为一位中国作家的到来，她的故事得以被讲
述，她的生命形式得以被勾勒。这位作家其
实就是这支工程队伍中的一员，她叫贾志红，
筑路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罗兰·巴特曾
言，“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
在哪个年代叙述”。对于《人在非洲》的作者
贾志红而言，所谓的“在哪个年代叙述”，其信
息指向有二：其一为21世纪的中非合作与友
谊，呈现出逐级而上的蓬勃之态；其二为站在
全球化行进的航道中去探查前现代的生命图
景，代际有差异，人类的悲欢却可以相通。

他乡与异域，对于一个短期旅行者来说，
很容易被外在的风土民情，被奇异的经验内
容所捕获。在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误读才
是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间交流的常态，马可·
波罗的东方游记，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中的异域想象，晚清民国时期人们留下的欧
陆杂记，大多洋溢着想象的情调。只有相对
长期的驻留，通过与不同人群的实际交集，一
方土地才有可能得以翻耕。言而总之，暴雨
和落日、河流与物产，归类于一方土地的物质
属性，而这方土地的精神属性则由各色人等
的信仰、性情、思维方式所构筑。文学是人
学，《人在非洲》一书紧扣人学的主题展开对
西非红土地的描摹。当然，作家并没有刻意
地去回避奇异的物产和大地属性，贝克莱说
过，存在就是被感知，视觉、触觉所带来的新
鲜感，会在第一时间冲击作为主体的人的心
理。这部散文集里，作家用灵动之笔写到了
雨后磅礴的彩虹，钩沉发出奇异香味的杧果，还有雨
季到来之后大地之上凭空闪现的河流，以及令人长
久回味的古斯古斯。不过，作家的书写并非是到景
观为止，而是继续开掘，直到人学主题的确立。比如
杧果篇中，有当地牧童攀爬至树上，摘下杧果与作者
一道品尝的细节，有作者与本地厨娘一起依靠在杧
果树下边聊边吃的具体场景。从技法层面看，状物
如目前，形成栩栩如生的审美效果；从内在肌理的层
面来看，则是跨越种族差异、语言差异的不同灵魂的
相互走近和紧紧相依。在关于季节性河流的章节，
有本地的孩子赤脚跳入河流，在最浅的地方边奔跑
边以手势指引，引导迟滞的车辆过河的场景。他们
的欢快和热情，如同稀树草原上的野果，以无私的品
格馈赠给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而古斯古斯不过是当
地贫穷的人们熬制的粥食，它可以在田间地头被人
们所取食。尽管制作它的原料，仍未被作家查询清
楚，但并不影响作为普通且独特的食物的它，带给作
家奇妙熨帖的肉身经验。散文的后面站着“那个
人”，这个“人”在《人在非洲》的不同篇章中，皆是清
晰的，也是立体的。当然，这个“人”既指向作家自
身，也指向作家视野中的具体他者。散文是人与世
界相遇的过程，也是人与他者交集后走向相知的一
种状态。

《人在非洲》中的每一个篇章，皆是通过刻画具
体的人，然后再形成网状的叙述结构。作家笔下的
各色人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她的
同事们，其中有项目总负责人老何。这位内心偶尔

翻腾诗人气息的中年男性，常把节约与效
率挂在嘴头，对于作家的女性身份虽然有
所介怀，却为她在西非原野上修建了第一
个女厕。尽管严苛，尽管雷厉风行，但是
在职业精神之外，也会有偶然的彩虹从内
心翻卷而出，两种完全对立的气质聚集在
一个人身上，构筑了一个人的血肉丰满。
然而，老何终归是最懂得黑金缎带（援助
马里的公路）的人，归国之后，正是他告诉
作家，在哪个界碑处，方最好地完成对这
条公路的视觉构图。还有翻译老余，总是
将自己与业已长眠于西非的恩师老徐加
以比较，希冀自己能够无限地靠近自己的
恩师，因此，在顺利解决工人罢工问题后
会杀羊庆祝。《尼日尔河落日》一章中的厨
师小陈，这位来自湖南的小伙子，迅速把
辣椒这一词汇稳固地楔入红土地。在历
经不同次数的疟疾之后，找到了抗争疟疾
的办法，也摆脱了死亡的阴霾，将国内的
妻儿紧紧扣在胸口。另外一大类别则是

本地的牧童、厨娘、青年人和老者。这一大类别占比
更多，勾勒出的生命情态也更特别。像《姓特拉奥雷
的人》中的特拉奥雷，小伙子刚开始的身份是骑着大
自行车定期穿梭于乡村的卖布郎，当作者建议他扩大
生意规模，将技艺延伸向裁缝和缝纫之际，他回答说
他不能那么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尼埃纳的老裁缝
库拉姆就会没有饭吃，每个人只能做他该做的事情。
特拉奥雷钟情于足球，凭借一己之力拉起了一支8人
足球队，与中国工程队比赛，使得这场足球赛轰动一
时。后来，他又成了本地的一名邮差，恳请作家在寄
往国内的明信片上缀上特拉奥雷这一姓氏的信息。
《奔跑，奔跑》中的乌力，在通过跑步赢得一瓶可口可
乐的奖赏之后，从不会贪婪地一口气喝掉，而总是留
下一半，然后拧上盖子，将目光投向临近驻地的他家
的院子，因为那个院子里有他的姐姐阿夏。《月光之
舞》中因为一条白裙子而打开内心河流的厨娘卓丽
芭，《巴拉丰木琴》中的老手艺人老穆，那么沉默，那
么悲伤。在更多的篇章中，作家写到了不同的本地
厨娘，如同金圣叹笔下所言，每人皆有其声口，每人
皆有其形状，而内心对大城市的向往则构成了共通
的一面。

屠格涅夫曾经指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
个时期来说，是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尽管西非
这片红土地尚未被现代文明的灯光充分照亮，但是
起起落落的大地故事，迥异于他者的生命情状，一旦
被文字勾勒，他们就会成为自带光彩的发光体，进而
构成文明的另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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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诞生在黄河上游特定地区的民歌，曲
调丰富、优美，歌词形象、激情，流传至今，已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诗歌，我对它也
很喜爱，对它的评价比其他民歌更高。1963年阴
历六月六，我和甘肃文艺界的朋友们，记得有于辛
田、师日新、苏平、伊丹才让、庄壮、郑铁林、丁兆清
等人，一起乘解放牌大卡车去甘肃省康乐县足古川
参加了三天的莲花山花儿会，那场面之盛大、气氛
之热烈、情绪之欢快、歌声之高亢、服饰之鲜艳、爱
恋之隐秘以及市场之繁荣，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
而美好的印象。我还同郑铁林一起奋力登上了莲
花山的顶峰。当时，我被拦在了路上，唱了一首歌
才被允许进入会场的。期间，我们还特意请来了康
乐的著名花儿歌手、被称为“一代花魁”“甘肃刘三
姐”的“穷尕妹”（本名丁如兰，乳名菊花），她是农
村人民公社社员。她给我们唱了一个晚上的花儿，
大家进行了座谈。

《花儿》是阿寅创作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
西北小镇尕藏的真实而稀有的故事，展现了几代花
儿歌手的感情经历和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特意
将民歌花儿贯穿其中。郭沫若曾说：“中国人吃故
事”。我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性普遍强于西方的小说
确是事实。我国戏曲的取材绝大多数源于小说，改
编自《三国演义》的“三国戏”数目之多就是例证。所
谓故事无非是人的行为，故事性强不强，故事引不引
人，关键在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和情节与细节的描
写。《花儿》写了有名有姓、各色各样的人物共计70
多个。作者以他游刃有余的笔力，通过这些人物，全
面展现了当时当地家族之间、民族之间、派系之间、
贫富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致发展为相互的暗害
与残杀。众多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骇人听闻。同
时还记载了现代文明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如维护妇
女缠脚与推行放足的冲突，假道学对爱情花儿（野
曲）的禁唱，去上海灌制唱片遭到嘲笑，拆失事飞机
去卖铁引起邮箱爆炸发生超大火灾等。作者还有意
描述了许多当地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有婚礼、葬
礼、拜师礼、花儿会开幕仪式、盖房上梁仪式等。通
过这些，展示了那个真实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真实，
使该书具有了彼时彼地小百科全书的规模。

人物写得是否有立体感，是否栩栩如生，是小说
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方面，阿寅是做得好的，有些
人物只需寥寥数笔就活了起来，成了令人难忘的形
象。如麻五魁拜老串把式为师学唱花儿，老串把式
直到他拜师后的第三天才对他说：“阿尼念青山花儿
山场有个马莲沟，沟垴里有一个天坑，你对着天坑练
上一年的花儿再来找我。”结果使麻五魁成了“花
王”。老串把式死前给他后人尕串把式留下话：一是
他的尸骨不进祖坟，要和他的两个媳妇埋在一起；二
是他的丧事只准唱花儿，不准动哭声。因为他的两
个媳妇，一个是他的歌手，一个是他的歌迷，他死后
还要和她们对歌。

无法虚构的细节，最能证明作者生活底子的厚
薄和观察能力的强弱，它往往比故事情节更难让人
忘怀。《花儿》书中就有不少此类笔墨，比如写铁匠麻
五魁打钉子：“打钉子虽说是个碎活，但它又是个细
致活。打钉子的铁条又细又短，没法使钳子，只能用
手夹着，锤子的轻重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先一顺把
尕铁条打成四棱形，再把一头打尖，另一头打出钉帽
就成了”。又如写尕秀家穷得连吃饭碗都买不起，在

“炕沿头上挖的一个窝坑，窝坑里用胭脂岭的红泥裹
了一层，那就是他的‘碗’了”。

毋庸讳言，从两个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麻五魁
和尕秀身上，我十分明显地看到了民间长篇叙事诗
《马五与尕豆》的影子，那是发生在清末临夏的一个
真实的故事，马五哥和尕豆妹是一对情侣，后来被双
双斩首在兰州的华林山。《花儿》中，麻五魁和尕秀的
性格更丰富，经历更曲折，使这两个在当地家喻户晓
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

语言是塑造人物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除
了使用规范的普通话之外，各地的方言土语起码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排除的，尤其是在民族民间
文学中，对它的使用不可缺少。《花儿》中的人物对话
很多，为了增强对话的真实性，作者使用了大量当地
特有的词汇，如“半年汉”（傻子）、“椭子”（银元）、“羖
騄”（山羊）、“素盘”（大馒头）、“鸡窝”（棉鞋）等等，都
会让外地读者觉得新鲜，本地读者觉得亲切，产生一
种特殊的效果。

话说回来，书名既然叫《花儿》，作者名副其实
地在其中选择引用了大量的花儿歌词，各种格式、
各类题材的都有。为了把这些花儿自然地嵌入到
情节之中，而不显得牵强、突兀，作者费了不少心
思，有时安排用念词代替歌唱。总共有多少首，我
不曾计算，但可谓洋洋大观，足够供人欣赏。因篇
幅所限，我不可能转录太多，仅录两首倾诉爱情的
如下，一首是：“阿哥是阳山的枣红马/尕妹是阴山
的骒马/白天草滩处一处耍/晚夕里一槽儿卧下”够
胆大率直的吧？另一首是：“牡丹的叶叶羊吃了/光
杆杆开啥花哩/你把尕妹的心挖了/空腔子活啥人
哩”，够让人揪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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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王继颖作品中独特的调子，
舒而不缓，亮而不焦，汩汩流水，天然
从容。一种暖暖的光晕，一种令人安
心的善意,就从行文间散逸而出。

《一滴水里的花开》是继颖的第六
本散文集。作为一位教师，继颖对待
生活，像对待她曾经的学生一样包容
真诚、富有耐心。她用心生活，热爱生
活，也因此发现了一般人发现不了的

“烟火”的美好。
她的笔下，鲜见广袤天地波澜壮

阔的大事件，多是小日子里动人心弦
的小细节。无论晨昏交替、四季更迭
的自然，还是寻常人间的“情谊花朵、
物质果实、精神芬芳、思想光华”，无一
不激扬着真善美的意旨。

汪曾祺说：“人间烟火味，最抚凡
人心。”而在王继颖这里，人间烟火，常
含深情：一根长面，牵着血脉长情，也连接着年少背井离乡的伯父对家人的深爱
（《一线长情》）；伯父、父亲和老叔哥儿仨合作炖出的一锅鲜香的炖鱼，是刻骨铭心
的父爱滋味，更是和睦家庭的情感寄托（《一锅鲜香》）。五台山景区灵鹫峰菩萨顶
捡塑料瓶的驼背老人，将游人未喝净的矿泉水倒向树下瘦弱的小芙蓉花苗，直到甩
出最后一滴；自称“行乞校长”的山村小学校长借助网络为山区孩子募捐图书，“我”
和众多的人受到感召、网购图书寄往山里。作者由此生发联想：来自四面八方的

“那些书”，多像“一滴滴水”，汇成温暖的细流；而孩子们的心田，“经滴滴柔情不断
浇灌，终会绽放出一片粲然，如六月芍药彩霞般明艳”（《一滴水里的花开》）。质朴
的行文中，不见刻意的雕琢与修饰，只是娓娓如水的讲述，往往笔锋一挑，以四两拨
千斤的巧劲儿，拨动读者精神的纤维，使人瞬间怦然心动，若有所思。这就是“动
人”的文字吧，在艺术之美的标尺中，“动人”永远有效。

王继颖的文章多是如此，以笔聚焦，引导我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体察生
活里的真善美；工笔细描、烘云托月、不着痕迹地彰显出普通人的高贵。

我跟继颖都是教师，又都爱好写作，这便有了相识的机缘。我们相识于2016
年《思维与智慧》杂志社邀集的辽宁盘锦笔会。高铁上初相见，彼此并不认识。只
记得，车厢通道的左边靠窗处，一女子捧书在读；而右边靠窗处，我读累了，环视养
神之际，她读书的侧影便映在了心里。下车后集合，才知是同道！接下来几天，采
风、会议、座谈，继颖为人处事稳稳妥妥。那种沉静大气，令人心安。

文如其人，她清灵和婉的气质，穿透了文本的围墙，使读者自然而然被她至纯
的情感和心思所打动。并不曲折的故事情节一铺一展、一推一折，那日日复现于生
活的人事情思，便腾挪活跃在了纸上，于我们视野里重获重量与光亮。而文章的主
题，实是一曲曲凡人歌：是普通人在谋生之际，镂铭于心的真爱亲情；是平凡烟火
中，美好人格映照人世的暖意光晕。她写道：“平凡小我，不敢奢谈文字，只是希望
我写下的字，能一如既往地扬真、向善、崇美，永远温润清莹；我人生的院落，永远有
一道文字的花篱，将明丽与馨香和路过的人分享。”

岁月的磨砺，并没有使作者的心灵变得沧桑，理性之外反倒更加鲜润敏锐。至
亲至爱的家人、擦肩而过的过客、穿梭于身边的挚友同事、一生热爱晋剧的山西老
人、为安慰病患心情八个月买了二十二条领带的医者、作者各样性情的学生……都
给她以触动，以启发。各色人生入文来，琐屑小事现星辰。

这些承载着作者对生活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主人公们，拥有平凡的人生，却拥有
不凡的意趣。作者在抒写他们时，也总是不动声色地饱蘸着感情笔墨，那种温柔慈
悲、那种温暖关照和深情追忆……情感饱和度与人物高度契合，成就了一种史诗性
质，作者的确是在满怀柔情地聚焦平凡人的现实生活，在抒写普通人的史诗。

而生活中那些寻常物事：楼梯拐角处的一箱大葱、单位窗台上的几盆盆花、毛
线玩偶、屋顶菜园……也都发出了一种只有她才能映照出的暖意和诗性。有什么
贵重，能比得上岁月沧桑中葆有一颗鲜活的心灵？有什么快乐，能抵得上心智敏锐
地捕捉到生活的光亮和善意？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继颖是一个精神殷实的富贵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声音，作家王继颖找到了适宜的发声方式。她让光亮、暖意、真善美，从一
个小小端口里，涌泻而出，绵延流长。于是，那些小事件、那些普通人便有了光亮，
有了质感。细读之间，便觉得那是我，是我们，又大于我，大于我们。那是普通人的
人世间，是生命的史诗。

抒写平凡人生的史诗
——读王继颖《一滴水里的花开》 □米丽宏


